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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被看作是文学创作的土
壤，是文学创作的原材料，被视为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特殊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会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从文学的整体性上看，民间文学与作
家文学并非二元对立，它们在文化传统中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作家文学是一种文学
创作，而民间文学则表现为口头讲述，目的在于交流和沟通，不以创造作品为宗旨。当代新传媒
形式的出现不仅没有威胁到民间文学的存在，反而为民间文学的讲述和民间文学资源的使用提
供了更多的便利，使得民间文学在当代民众的生活中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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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文学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民间文学或

者被看作是文学创作的土壤，或者被看作是文学创作的原材料，被视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特殊

时期、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近百年来民

间文学的发展和建设情况来看，尽管事实的确曾经如此，但是现在看来，以上所述并非民间文学的

全部，民间文学的功能、价值和意义远非上面提及的那些方面。那么，反观当代民间文学学科的建

设和发展，我们如何重新评价新形势下民间文学在民众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随着互联网

和即时通讯工具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这种方式传播民间文学，这似乎跟一直强调的民间

文学口头性相冲突。那么，当代是否还有民间？当代的民间性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当下这种
“全民书写创作”的时代，又该如何评价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呢？

众所周知，民间文学主要研究文化中以口头方式创造、传承和保存的那部分文化传统。口头

讲述和文字二者都是文化创造和传承的重要途径，也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研究以文字

为媒介保存和记录下来的那部分文化传统的学科一直是文化研究的主战场，在人文学术中占有绝

对的统治地位，以至于人们已经忘掉了口头讲述同样也是文化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媒介和途

径，甚至怀疑口头讲述是否具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口头讲述是非物质性的，看

不见，摸不着，即使能被记录下来，也不外乎三种情况：

首先，一经记录下来，口头讲述就变为文字描述了，记录者难免要从文通字顺和书面语言的角

度对口头讲述进行删改、整理，口头讲述的文本记录因而也就更靠近文学创作，已经是非口头讲

DOI:10.13370/j.cnki.fs.2016.02.015



述了。

其次，口头讲述不似文字创作准确，有据可依，一百个人的讲述，可能会出现一百种千差万别
的文本，既然不似文字创作那样能够产生固定的、唯一的文本，那么研究也就无法进行。

第三，当代新媒体，包括互联网等新型交流工具和方式的出现，替代了面对面的口头交流，因
此，口头讲述很多情况下已经被互联网传播所代替，这是否预示着口头讲述的衰微，进而威胁到民
间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实际上，从近百年来民间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来看，民间文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
学科定位、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的过程。如今，面对时代的变化，我们仍然有必要重新思考民间文
学的学科定位及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以便于学科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现在看来，问题不
在于民间文学重要与否，民间文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基础，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是在于我
们需要换一个视角，重新发现民间文学，重新定位民间文学。

就文学的整体性上看，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是一种对立，它们在传统文化中根本就是两种
不同的文化现象。首先，民间文学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就是生活过程本身，是文化传递的工
具、媒介和载体。其次，作家以创作文学作品为目的，而民众生活中的口头讲述从不以创作作品为
目的，民间文学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交流工具和交流平台。第三，作家文学以文本作品为研究对
象，而民间文学则是以口头讲述作为研究对象。民间文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是口头讲述的过程、法
则、规律和模式。

生活中的民间文学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两分法来讨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
在于作家文学属于书面创作，而民间文学属于口头创作；作家文学是知识精英们的创作，而民间文
学则是社会底层普通大众，甚至文盲们的口头创作；作家文学是被高度提炼出来的生活，而民间文
学则是作家文学的素材和土壤；作家文学精致，而民间文学粗糙。这种认识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在民间文学学科建立的初期，的确强调了民间文学具有来自非知识阶层的口头创作特点，以
区别于社会精英们的书面文字创作活动。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有一点越来越明确，那就是民间
文学实际上是功能性的，或者说是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人与人之间赖以
交流的有效工具和平台。很难想象人们在相互交流的时候不使用民间文学资源，很难想象人们在
聊天、对话的时候，不使用谚语，没有笑话，没有故事，没有民谣，没有儿歌，没有各种传说、谣言、段
子或趣闻轶事。不仅如此，人类的许多情感，如敬畏、神圣、恐惧、胆怯、喜悦、感恩等，很多也都是
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通过聆听、讲述和唱诵神话、民间故事、传说、童谣、儿歌、谚语等逐渐建立起
来的。许多传统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人伦秩序、信仰习俗等，也是通过民间文学资源规范并加以
强化的。一些民间文学文类如笑话、绕口令、民谣等，还是人们娱乐自己和大众、情感宣泄、压力释
放的重要途径。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当代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学呢？

首先，民间文学并非是一种创作，更不能说是来自底层民众的口头创作。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基本上不会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也不会为了讲神话而讲神话，而是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需要
神话、故事、传说、谚语、歌谣等来协助人们完成和实现某种交流。其次，民间文学口头讲述从不创
造全新的口头作品，只产生异文。因为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只是重述自己熟知的故事、笑话、谚语，

而不是创作全新的作品。相信妈妈在给孩子讲《狼来了》的故事时，一定不是为了口头创作一个故
事。妈妈一定是对这个故事非常熟悉，而且明确知道能借助于这个故事告诉孩子撒谎的危害。而
且，我们也相信妈妈在给孩子讲故事之前，一定也是意识到了给孩子灌输一些价值观念的必要性，

因此，才会在适当的时候选择给孩子讲述《狼来了》的故事。朋友聚会分享各种段子的时候恐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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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认为自己是在进行一种口头创作，因为段子基本上都是听来的，重述段子的目的，从某种意义
上说，一定是讲述者认为是合适的，或是可以活跃气氛，或是可以宣泄情绪，或是可以传递信息，但
无论如何，讲述者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在进行口头创作。

民间文学的功能之一是可以作为人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有效工具，例如，人们用《狼来了》的
故事帮助孩子理解“撒谎”的危害；用《狼外婆的故事》教会孩子心存警惕，远离陌生人，尽管他们会
假装以亲人的身份出现；用《小小孩，坐门墩》的童谣为孩子建立起基本的家庭观念；用《花喜鹊》童
谣告诫孩子要孝顺母亲；用《金斧头、银斧头》的故事告诉孩子贪心和不劳而获的后果；用《杨公忌》

的传说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用《狗头王》神话来宣讲民族的历史和祖先的功绩等等。

民间文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很多价值观念都是通
过神话、故事、传说等民间文学文类获得的。一般而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民间故事永恒的
思想，因此，民间故事通常会极力褒扬文化传统中的各种优良品行。中国民间故事多以忠、孝、信、

诚、勤、善、义、让为主要褒扬对象，与西方一些文化推崇的冒险、远征、好勇斗狠、寻宝、爱情等形成
鲜明的对照，突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民间故事的诸多特征，如情节结构完整、三叠式、

单线顺序发展、人物形象善恶两分、大团圆结局等，看似简单、粗糙，但是，所有这些特点基本上都
是基于民间故事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和承载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化功能。

文化中的神话讲述也不是一种口头创作，人们也不会为了讲神话而讲神话。与带有世俗色彩
的民间故事讲述不同，民间文学意义上的神话讲述通常会伴有神圣的仪式。繁琐而又高度程式化
的神话在场仪式不仅营造了一种真实、庄严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氛围，而且这种周期性的讲述也便
于人们接受、相信和记忆神话。同时，在场仪式也起到了帮助人们建立起对历史和祖先的敬畏感
的作用。尽管神话的内容是遥远的古代，但当下的仪式却可以营造出一种神圣感、神秘感，使人们
可以从精神和思想的层面重新体验宇宙的诞生，“亲历”神话中的种种发生。仪式具有具有一种使
人重返古代社会的力量，模糊了古代与当下的边距。

神话中高度抽象化、概念化了的神，再加上规范、完善的仪式程序，伴随和围绕着仪式的各种
舞蹈、歌唱、戏剧表演，再配合以庆典、庙会等诸多庆祝活动，凡此种种，各种元素组合在一起，奠定
了神话在人们生活中的神圣位置，赋予了神话作为文化精神源头的功能。例如，民间文学意义上
的女娲神话不仅以口头讲述的方式世代传承，历代许多典籍中也有大量女娲神话和信仰的记载，

从侧面印证了女娲信仰在中国的历史悠久性和普遍性。女娲信仰流传广泛还表现在女娲庙遍布
大江南北，同时，民间还有很多跟女娲相关的庙会和传统节日如“人祖庙会”、“天穿节”等。民间饮
食、服饰、美术、建筑装饰中也有大量是以女娲信仰为主题的设计和图案。因此我们说，神话的口
头讲述只是女娲神话的一部分，女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圣地位的建立是各种文化元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

另外，神话讲述时的仪式和相关活动不仅弱化了神话口头讲述中内容和情节方面存在的问
题，如遗漏、缺失、随意、碎片化、断裂化等带给人们的迷惑、不确定感和不合理感，反而营造出了一
种陌生化、模糊化、异质化的氛围，达到了“神话源自遥远的另一个世界”的效果。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许多学者将神话这些内容和结构方面的特性单纯地归之于其产生的年代，即人类文化的
初期阶段，以及人们当时的智力水平、表达水平和信仰状况等因素，进而认为人类曾经有一个神话
时代，并将神话看成是这一时代和社会的镜像。但是，现在看来，我们或许还可以将神话内容上的
这些特性看成是人们为了突显和实现神话在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文化象征功能而采取的一种表现

手法，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陌生的情景。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时代都可能生产神话，只要人类
需要神话。

２９ 民俗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民间文学资源库

既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我们就不能用书面文学的标准、研究方
法和研究理念去对待和研究民间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喜欢沿用文学研究的方法进行民
间文学研究，强调民间文学口头讲述的整理文本，关注其叙事手法、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修辞手段
等。但是，作为一种民间口头讲述，民间文学有着自己的特点。

民间文学没有固定文本，那么，如何界定和研究这种口头讲述呢？民间文学是人们对在一个
长期形成的、便于人们进行口头表达和交流的民间文学资源库的习得和使用。每个人在其成长过
程中，都会因为地域、信仰、职业、年龄、身份、性别等缘故而选择和累积可供自己使用和支配的民
间文学资源库。人们有自己熟悉的故事、笑话、传说，有自己熟悉的歌谣、俗语词和段子，只有人们
碰到一起，要进行口头交流，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就必然伴随着民间文学资源的选择和使用。民间
文学资源，如故事、传说、笑话、歌谣、谜语、谚语，会为我们搭建一个交流平台。

这个民间文学资源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集体的，即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用
以创造、保存和传承其文化传统的民间文学知识及其表现形式的总和，古往今来所有的中国民间
故事、传说、神话、谚语、歌谣、谜语等都属于集体层面的民间文学资源，它是民众世世代代不断累
积、建立起来的用以口头交流的民间文学资源的总和。另一个是个体的，是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
累积建立起来的，可以协助其用以理解、表达、交流和沟通的民间文学知识及其使用方法。。

对民间文学资源的习得、累积和使用是每个文化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就像人们学习和
使用语言，必须要掌握基本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然后才能跟人进行正常交流，对民间文学资
源的掌握和使用也同样重要，否则，交流则很难顺利进行。民间文学资源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
是民间文学文类。这里所谓的文类既包括文类的形式，又包括文类的使用。

在传统的观念中，民间文学文类一直是被看作是学者出于学科研究和学术体系的建立而命名
的，文类名称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民间文学的文类一直有学术文类（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ｇｅｎｒｅ）和
本土文类（ｅｔｈｎｉｃ　ｇｅｎｒｅ）之分。学术文类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建立的一套统一的、有着明确概念划
分的文类系统，如神话、故事、传说、谚语、歌谣等等；本土文类则是民众在生活中自觉执行和使用
的一套文类体系。以往一些民间文学研究通常是选择一个口头文本，然后按照学术文类进行研
究，这是一种错误的研究方法。

例如，歌圩研究者们一直使用“歌圩”来指称广西壮族的民间对歌活动，但是实际上，“歌圩”只
是一种汉称，是一种“学术文类”，而学者陆晓芹在德靖壮族民间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当地人极少
使用“歌圩”的概念，不少民众甚至不知其为何物。当地民众将传统节日中的“歌圩”称为“航单”，

将聚会对歌活动称为“吟诗”。① 称谓的不同决定了对歌活动的性质，例如在龙州县有“陇峒”习俗，

但多在田间地头举行，且伴有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动；靖西县的“航单”和德保县的“窝端”多与圩期
重合，却不必伴随对歌和宗教活动；在田东县、田阳县等地，人们在特定的日子里到岩洞里去祭祀，

然后聚在一起对歌，谓之“很敢”、“靠敢”或“贝敢”；在南宁市良庆区、邕宁区等地，传统上有以“还
球”为表征的对歌赛歌活动，如今各村还有定期聚亲会友的习俗。② 民间文学资源库中的民间文学
文类自然指的是本土文类。文化中的人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学习和分辨各种本土文类，还要学会
文类的使用场合和环境。

在很多情况下，文类的使用环境和场合比其内容更加重要。例如，美国民俗学家艾伯华曾在
台湾台北的一个区采集了２４１篇《虎姑婆》的口头异文，人们在讲述《虎姑婆》的故事时，最长的讲述

３９当代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学———兼谈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①

②

陆晓芹：《壮族歌圩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民族艺术》，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１６１页。

陆晓芹：《壮族歌圩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民族艺术》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１５４－１６１页。



有上千字，而最短的只有几十个字。由于《虎姑婆》的故事在当地人人皆知，因此，无论讲成什么样

子，人们都知道你在讲什么，关键是讲述者在适当的时间、场合，讲述了《虎姑婆》的故事。① 常常是

妈妈的讲述和爸爸的讲述带给孩子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因为生活中的民间故事本来就是功能性

的、工具性的，其内容本身不具有明确的价值倾向，重要的是在讲述的过程中人们如何通过细节的

取舍完成讲述并传递出自己的信息。

一般来讲，生活中的人们必备的知识是熟悉各种民间文学文类的特点和讲述场合，人们需要

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讲故事，什么时候可以讲笑话，什么时候可以分享段子，什么时候才能使用谚

语。例如，人们不会把同事，甚至同性之间的带有情绪宣泄色彩的段子讲给孩子听，也不会给儿童

讲政治笑话，更不会跟儿童分享自己的灵异经历。否则，交流就无法完成，甚至失败，甚至带来严

重的后果。民间文学中的寻宝传说一般都是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长者讲给年轻人听的，用以激励

年轻人，很难想象一个年轻人用一个众所周知的寻宝传说反过来给长者讲道理，激励长者。日常

生活中，这种行为通常会被认为是没有分寸感，不尊重长者，至少是不会“说话”。

再以谚语为例，作为几千年传统文化包括价值、道德、伦理、生死等观念的概况和总结，谚语在

人们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会在很多场合中使用谚语：或者被用来作为裁定一

件事情的标准，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或者被用来作为劝谏某人的箴言妙语，如“吃一堑、长一

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或者被用来树立某种权威，如“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或者被用来

传递某种知识和技能，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等等。正是因为承担着传递某种集体经验、真理、

道理和哲理的任务，谚语才具有了极其鲜明独特的结构形式。一般来讲，谚语的语句大都语义明

晰、准确，没有歧义，而且谚语的语句结构也必须做到句式完整，格式规范，有韵律感和节奏感。

谚语之所以要具有如此鲜明的形式特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配合和突出谚语的严肃性

和深刻性，强化谚语所言内容的权威性。另外，从使用上讲，谚语的使用具有明确的单向指向性，

即由长辈指向晚辈，老师指向学生，上级指向下级等，而不能反向使用。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不

会刻意学习谚语，但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其民间文学资源库里不能没有谚语。即使不会使用，

人们也必须具备谚语的使用规则和场合等相关知识，而且还要明白谚语的内容，这样，人们才能听

得懂别人的话，日常交流才能更有效。

当代新媒体，包括互联网等交流工具和方式的出现，替代了以往面对面的口头交流，口头讲述

很多情况下已经被互联网所代替，而互联网更多地依赖于文字交流，那么，这是否就预示着口头讲

述的衰微，进而威胁到民间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

考虑，一是民间文学除了口头讲述以外，还有很多是以书写的方式传承的，因此，网络的出现使得

民间文学讲述有了更多的途径和资源。二是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口耳相传途径和方式的一

个延展，以往的口耳相传需要人们面对面同时在场，但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文字

和语音实现延迟和错位交流。

除了口耳相传的特点，民间文学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特征，即非官方性和非正式性。很多文

字书写具有明显的非官方性和非正式性，因此，也是民间文学的重要资源。实际上，早在２０世纪前

期，一些学者在进行民间文学、尤其是民间歌谣的收集活动中，就已经意识到了书写民谣的存在。

如刘兆吉在《西南采风录》中就提到，田畔，牧场，茶馆、街头访问等，随处都可以搜集到歌谣。同时

还应注意街头墙垣、庙壁上的涂写，以及当地印行的歌谣及抄本等。即使是在当代，很多民间文学

学者也没有意识到这些书写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在当代，以墙壁涂写、课桌涂鸦尤其是借助于手

机、网络等媒介形式传播和保存的故事、顺口溜、段子、笑话、民谣，都应属于书写民间文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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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陋室铭》是古代散文的名篇，因其朗朗上口，广为流传，因此涌现出大量《陋室铭》的
仿作，这些仿作，因为套用固定的文本格式，因而某种程度上就是书写民间文学。较早的一篇仿作
作品出现于清代：

官不在高，有场则名。才不在深，有盐则灵。斯虽陋吏，惟利是馨。丝圆堆案白，色减入
枰青。谈笑有场商，往来皆灶丁。无须调鹤琴，不离经。无行钱之聒耳，有酒色之劳形。或借
远公庐，或醉竹西亭。孔子云：“何陋之有？”①

这篇仿作将官场黑暗作为讽刺对象，似乎也奠定了《陋室铭》仿作的基调，使得后来的《陋室
铭》仿作成为人们针砭时弊、宣泄情绪的工具。一直到近代，《陋室铭》仿作依然层出不穷。当代，

借助于网络媒体的出现，《陋室铭》仿作更是层出不穷，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陋室铭》仿作，如
“学生铭”、“写作铭”、“交友铭”、“网络铭”、“奸商铭”、“贪官铭”、“黑店铭”、“危楼铭”、“赌博铭”、
“麻将铭”、“吸烟铭”、“乞丐铭”、“妆扮铭”、“陋规铭”、“关系铭”、“会海铭”、“课桌铭”、“老人铭”、
“家庭铭”等。

下面是网络流传的一篇“贪官铭”：

才不在高，在官就行。学不在深，在权则灵。斯是衙门，唯我独尊。前有吹鼓手，后有马
屁精。谈笑有心腹，往来无小兵。可以搞特权，结帮亲。无批评之刺耳，唯颂扬之谐音。青云
能直上，随风显精神。群众曰：臭哉此人。

还有“课桌铭”：

分不在高，及格就行；学不在深，作弊则灵。斯是陋室，惟吾闲情。小说传得快，杂志翻得
勤。琢磨下围棋，寻思看电影。可以画漫画、写书信。无书声之乱耳，无作业之劳形；虽非跳
舞场，堪称游乐厅。学子云：混张文凭！

可见，互联网的出现不但不会威胁和动摇民间文学的存在，相反，还会进一步丰富民间文学资
源库，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工具，为民间文学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提供更多的便利。此外，互联
网的存在还使得更多民间文学资源得以有效保存，网路也因此成为我们熟识、保存和研究民间文
学的重要途径。

民间文学口传法则

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口传传承与书面语言及其法则一样，也有自己的“基本语言”和使用法
则及规范。民间文学的“基本语言”是口传文化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结构和基
本模式。

民间故事类型是口传法则中的基本类型，也是人们用于口头讲述的必要工具。民间故事类型
源自口头讲述，反过来又服务于口头讲述。早在一百年前，民间文学的先驱们就发现了民间文学
的一个特点，即尽管世界各地的人们语言不同，信仰不同，风俗不同，有些甚至都没有过文化交流
的痕迹，但是，他们却保有和分享着同类型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仅内容相似，而且情节发展也表现
出高度的程式化和模式化特征。例如《灰姑娘》故事类型（ＡＴ５１０）包含如下情节因素：

Ｉ．受尽虐待的女主人公：被继母和继母的女儿虐待。

ＩＩ．魔幻救助：女主人公受到神或神性动物的帮助（提供漂亮衣服和金鞋子或水晶鞋）。

ＩＩＩ．遇到王子：身着漂亮衣服和鞋子参加聚会，遇到王子。

ＩＶ．寻找女主人公：通过试穿鞋子发现鞋子的主人，即女主人公。

Ｖ．与王子结婚。②

５９当代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学———兼谈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①

②

钱泳：《履园丛话》，《清代笔记小说大观》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第３６７７－３６７８页。

Ａｎｔｔｉ　Ａａｒｎｅ　＆Ｓｔｉｔｈ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ｋｔａｌｅ，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１９８１，ｐ．１７５．



ＡＴ５１０母题最早的书面文本出现在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除了汉族的文本，许多少数民
族如藏族、蒙古族、彝族、白族、傣族、侗族、苗族、佤族、维吾尔族等也有《灰姑娘》故事类型的异文，

此外，亚洲其它国家，以及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澳洲，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有《灰姑娘》

故事类型的异文在讲述和传承，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格林兄弟《格林童话故事集》中的《灰
姑娘》异文。

尽管人类文化参差百端，但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却表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相似性，世界各地的
人都讲着类似的神话、故事、传说，有着同样的谚语、谜语，唱诵着同样的歌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
人，可能因为语言、信仰、风俗等缘故彼此陌生，无法交流，但是，一旦走进民间文学的领域，你会发
现民族与民族之间毫无障碍。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民间文学几乎都是一样的。例如，根据一些民俗
学者的研究，《洪水神话》是流传最为广泛的世界性的神话之一，几乎所有的民族，只要有造人神
话，就会有《洪水神话》的异文。《洪水神话》最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一场洪水毁灭了人类，唯独留下
一对儿亲兄妹。神暗示兄妹必须完婚以完成繁衍人类的任务。亲兄妹以其违背人伦，拒绝完婚，

但是神通过各种暗示，最终使得兄妹成婚，完成了繁衍人类的任务。洪水、亲兄妹、兄妹婚、兄妹加
夫妻的人类始祖，这些世界性的共同的母题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①

民间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正是以发现和解读人类的这种文化相似性为目的。从１９
世纪初期民俗学学科的建立一直到现在，民俗学学者们尝试用多种理论探讨和研究这种相似性。

造成这种文化相似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间文学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作家文学的书面
创作和阅读方式强调和突出的是个性。这种创作方式使得人们有机会充分地展示自己的个性，作
家文学创作不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即时交流和沟通为目的，因而不会要求所有的人都能读得懂，都
能理解一部作品；也做不到让所有的读者对一部作品有完全相同或相似的解读。而民间文学则是
以即时交流和沟通为目的，因此，必须直接、明了，以公众都能接受和理解为前提。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为了保证讲述者讲得清，听众听得懂，口头讲述形成了一系列固定的，方便人们讲述、

理解和接受的基本母题、基本类型、基本结构和基本模式。

以民间传说为例，“识宝传说”是民间传说的一种类型。其内容主要是关于“识宝人”如何凭借
超凡的识别能力发现一件看似普通，但却价值连城的宝物的。从汉代起，中国就有了“识宝传说”

的多种异文，随着历史的发展，“识宝传说”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人们表达、交流和沟通的工
具。一直到现在，“识宝传说”仍然广为流传。

作为一种常见的民间传说类型，“识宝传说”包括如下几种框架结构形式：②

第一型（后悔型）：

１．某地有一件看似非常平凡的事物，当地人习以为常，并不以为其有什么神奇之处。

２．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神异之人”（或说南蛮子，或道士，或和尚，或西域胡人等）坚持
要买这件看似普通的事物

３．当地人为了让“神异之人”能把“不起眼”的东西买走，将东西进行了“处理”，无意中破
坏了东西的灵气。

４．传说的结尾，“神异之人”说破了宝物的真相，人们后悔不已。

第二型（后知型）：

１．某人偶然得到一件看似平凡的物件。

２．此物件非常神奇，但拥有者却不知真相。

３．一个“神异之人”（或说南蛮子，或道士，或和尚，或西域胡人等）发现了此物件，坚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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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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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蔷：《骊龙之珠的诱惑：民间叙事宝物主题探索》，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４－１２１页。



价购买。

４．收购得逞之后，“神异之人”讲述了此物件的神奇之处，人们唏嘘不已。

第三型（圆满型）：

１．“神异之人”（或说南蛮子，或道士，或和尚，或西域胡人等）落难。

２．善良的某人搭救了这位异人。

３．为了感恩，异人赠之以宝物。

４．宝物看似普通，但是却有着神奇的力量。

５．宝物失落，回归“异人”之乡。

上述三种型基本上可以概括了自汉代以来民间流传的各种识宝传说。晚清著名图画新闻报

刊《点石斋画报》关于西人识宝的报道属于识宝传说晚清时期的异文，因为画报中西人识宝传说的

情节发展与传统的“胡人盗宝”传说类型大致相吻合。例如，“千里井”报道了的事件包括如下

情节：

１）．农人得到一块异石，但并不了解此石的神奇。

２）．农人在市场上遇到西人。

３）．农人欲以百金出售异石，但是，西人却以四百金高价收买。

４）．交易完成之后，西人告诉农人异石的神奇之处。

从情节发展看，此篇报道基本上符合识宝传说的第二型。更准确地说，“千里井”故事应该是

民间识宝传说、西人识宝传说的一种“异文”。近代北京地区有很多关于“南蛮子”盗宝的传说，认

为“南蛮子”从小就被关在不见阳光的房间里修炼在黑暗中看物体的本领。民间有“南蛮子眼毒”

的俗语，认为在一般人看来不值钱的东西，“南蛮子”却能从中找到稀世珍宝。①

当某种传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类型，那么，这种传说一定存在着大量的异文。人们之所以不

约而同的一再重复一个熟悉的传说，首先是因为这种框架结构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和表达，方便人

们的分类、认知和接受。传说将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各色人物类型化，或正或反，或神仙或凡人，或

超凡或庸俗，或我族或异类，或聪明或愚钝等等，因此，只要社会需要对人群加以区分，此类传说便

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例如，汉代的此类传说突出了东方朔的智慧，区别了智者和凡人；唐代的“胡

人盗宝”传说则突出了胡人的狡黠，区分了我族和异域；清代的“西人识宝”突出了西人科学的神

奇，区分了进步与落后。而近代关于“南蛮盗宝”的传说则强化了民族内部的区域性格，对于北方

人而言，南方人更带有商人的“精明”，但北方人的“平庸”和质朴似乎却常常会“打败”南方人的“精

明”。

其次，框架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口耳相传的方式。口耳相传方式决定了民间文学的非文

本性，因此，人们只要掌握故事的框架就足够了。不同的故事、传说类型，因意义和功能不同而具

有不同的框架结构，人们在习得民间文学资源时，必须要掌握这些框架结构，以保证自己讲述的是

这个故事，而不是那个故事。前面我们谈到《虎姑婆》的故事时，曾提到艾伯华收集的《虎姑婆》故

事最长的讲述有上千字，而最短的只有几十个字，但是，无论如何，人们都能识别出故事的类型，一

个重要的原因是《虎姑婆》故事框架结构的存在。故事和传说的框架结构就像是故事和传说的身

份识别码，讲述者只要不破坏这种框架结构，就能完成讲述。

第三，虽然是一种固定的框架，但在人们讲述时又是自由的，开放的，人们可以围绕着这个框

架重新组织自己的讲述，添加细节，并即兴完成一次以交流和沟通为目的的口头讲述。实际上，不

只是故事、传说，其他民间文学文类也有自己的固定结构和“语法法则”，例如，“不听老人言，吃亏

７９当代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学———兼谈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① ［日］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学》，王建朗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在眼前”是一条伴随人们成长的，广为流传的谚语。其基本格式为“不听老人言，××在眼前。这
条谚语较早见于明末袁于令的《西楼记》，其中的谚语被记为“不听老人言，必有凄惶泪”。清代和
邦额《夜谭随录》中也使用了这条谚语的异文，被记为“不听老人言，凄惶在眼前”。此后，此条谚语
频繁出现在各种书籍中，其形式固定，只有个别文字上的差异。据统计，此条谚语至少有三十多种
不同的异文，如“不听老人言，恓惶在眼前”、“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不听老人言，饥荒在眼
前”等等。此条谚语在当代依然流传，经常出现在网络当中的异文有“不听老人言，死在我面前”等
等。谚语的固定结构便于人们继承和使用谚语，但是，结构之外又允许人们根据方言、时代背景和
事件等因素的不同而更改词句，这就是民间文学的生命力所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间文学是传统得以延续，文化得以传承的工具和载体，是人们生活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就是民众生活过程本身。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和学术实践活动要求我
们必须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思考民间文学的学科定位、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既然作家文学和
民间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现在则无需再讨论什么作家精英和普通民众谁更重
要，谁更有价值，谁更具有艺术性等，民间文学研究应该更多的关注其学科本身面对的和要解决的
问题，如民间文学资源库、口传法则、民间文学基本母题、基本结构和基本模式等等。

［责任编辑　刘宗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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